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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双双小传》中的女性“称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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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人物本身的“称谓语”作为修辞元素的身份符号，放在特定的语境和社会环境下
具有深厚的意蕴。《李双双小传》中人物对主人公李双双的“称谓语”是小说细节呈现
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这些对李双双的“称谓语”整体特征为从“代称”到“自称”，
从“无名化”到“姓名化”。李双双“称谓语”隐晦但又显著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集体劳作中女性的参与度和话语的勇敢表达，而且也是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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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双小传》是著名作家李准的代表小说，

于 1960 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因小说描写的内

容和典型人物而在之后产生了轰动的影响，曾被

称为“新中国妇女的颂歌”。小说以李双双这一

典型的农村女性作为重点人物，对特定时代背景

下妇女参与集体劳动的重大事项着力描述。李双

双作为集体中的个人与性别中的女性获得了社会

的讨论与认可，也意味着“广大的劳动人民，尤

其是劳动妇女，从一切旧习惯旧影响的羁绊中获

得了真正的解放”，而李双双的形象则概述了农

村劳动妇女“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当中的具有代

表性的生活道路和生活命运”[1]。这篇小说表明

了李准创作风格的转变，展现了李准对现实生活

的关注，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人性、爱情、家庭以

及时代的思考。这些内容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解

读。比如，学界对李准和“李双双”的阐释与再

阐释十分丰富，其中涉及比较多的就是女性解放

的议题，虽然女性解放的相关论述是一项世界性

的论题，但“在 20 世纪中国，妇女解放实践走

的却是与西方女权 / 女性主义完全不同的历史路

径”[2]。《李双双小传》体现出来的女性解放意

识与典型的事件在整个 20 世纪中国女性解放道路

中是独特的一支。其中，比较隐晦的是小说对李

双双这一女性人物的称谓及其变化。

一、称谓语：作为修辞元素的身份符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与国是相互关联、相

互依存的。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础单位，承载着传

统文化中五伦理念的维系和传承。通过遵守伦理

规范，人们能够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维护社会

的稳定与秩序，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繁荣。而称谓

的语言系统纷繁复杂且意蕴无穷，特别是汉语的

亲属称谓，内部称谓语多，彼此区别精细，关系

复杂。据刘超班先生的研究，汉语现代标准亲属

称谓语共 363 个，其中父系 245 个，母系 65 个，

妻系 44 个，夫系 9 个 [3]，而在此称谓的系统中一

般遵循着尊敬、亲密的原则。特定称谓会随着社

交场合场所、第三者或多者在场等不同情况而产

生众多的称谓变体。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一般男子特别是有

一定地位和声望的男子对其妻子称之为“夫人”，

这个称谓从表面来看有一定尊敬的意味，但从语

言学的角度分析，“夫人”可以拆分为“夫之人”，

而“夫”是指丈夫，这其实也意味着女性是男性

的附庸。之后，“贱内”“内人”“内子”等夫

妻称谓语层出不穷。而中国社会底层大众的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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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谓中，如“暖脚的”“做饭的”“屋里头的”“婆

娘”“孩儿他娘”等称谓体现的不尊重含义则更

甚。一般而言，称谓包括姓名、称呼、外号、代号、

数字、字母等，而这些称谓也可以视为身份符号

的统称与集合体。对特定人或人群的称谓语言体

现出特殊的内涵与外延之意义。如鲁迅《阿 Q 正

传》中的阿 Q、卡夫卡小说《城堡》中的 K，间

谍小说中的特工代号 007 等，这些称谓语言放在

特定的个体身上，会呈现出不同的身份符号，并

携带着某些特定的意义。

《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呈现了一种典型

的性格特征，她被农村人称为“炮捻子”脾气，

这样的形容意味着她有一种坚毅的气质和血性。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李双双属于“多血质”类

型。年轻的李双双嫁给了孙喜旺，一个具有强烈

男权思想的人。尽管李双双的个性还未充分发展，

但她很早就生了三个孩子，这使她在家庭中承担

着艰辛的劳动，且鲜有机会参加村庄的集体会议，

与外界的联系与接触也很少。所以，在这种特殊

的社会场域里李双双被称为“喜旺家的”“小菊

妈”，以及孙喜旺口中的“屋里的”或者“做饭

的”等，“双双这个名字被这么多名称代替着”[4]。

孙喜旺对李双双的称谓语言系统属于夫妻称谓

语。在一些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这种类型的称

谓，比如“屋里头的”“婆娘”“孩儿他娘”等。

这些称呼反映了过去社会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

象。作为修辞元素的身份符号在文本中承担的功

能，可以是结构性的，也可以是非结构性的。结

构性身份符号参与文本生成，是承担文本结构框

架支持功能的修辞元素。李准《李双双小传》女

主人公李双双的身份符号属于结构性的，她丈夫

孙喜旺的身份符号属于非结构性的 [5]。小说的开

篇就是“李双双是我们人民公社孙庄大队孙喜旺

的爱人，今年有二十六七岁年纪。在人民公社化

和大跃进之前，村里很少有人知道她叫‘双双’，

因为她年纪轻轻的就拉巴了两三个孩子”[4]。小

说名为“李双双小传”，属于人物名称式小说标题，

但小说开篇的第一句却介绍说很少有人知道李双

双的名字，她的名字更多地被其他称谓语代替。

由此，小说标题与小说开篇的内容之间存在着巨

大的隐性张力。从这个角度分析，《李双双小传》

的隐含一面就是李双双这一女性主人公名字逐渐

从“无名化”到名字被喊起的过程。

出自孙喜旺之口的李双双身份符号的转换，

始于“俺做饭的”，终于“我那个做饭的”，这一

过程隐藏了孙喜旺和李双双的婚姻伙伴关系，显示

了李双双和孙喜旺的劳动服务关系 [5]。通过命名

或称呼语言来构建、传达和体现个体或群体的特

定身份、地位、角色或身份认同，它在语言交流

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并且对于描述人物、情境或

社会关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非亲属

的称谓语还是亲属类称呼语，都呈现出复杂的人

际关系及其背后隐含的内质。而后者便是一个人

身份符号的修辞元素，蕴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

二、女性称谓语的变化：地位变化的重要表征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社会语言学的蓬勃发

展和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使语言和性别问题得到

了更加全面、系统的研究 [6]。自古以来，我国社

会家庭中的男性个体为女性设立了各种称呼，这

些称呼展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反映了时代的特

点，它们的出现、变化和消失从某种意义上反映

了社会对女性的基本态度，并且彰显了女性在社

会中的地位。

在《李双双小传》中，李双双的名字在情节

中首先出现在她写在大字报上的落款“李双双”，

而大字报的内容有一句非常重要：妇女能顶半边

天。李双双这一名字被大家讨论并追问是谁家人

的时候，老进叔认为兴许是喜旺媳妇。当大伙询

问喜旺的时候，孙喜旺给出了肯定的回应。在长

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农村基本上只有

家庭 / 家族这样的小共同体，再往上就是国家这

一“超级共同体”。封建家庭这样的小共同体，

固然也有对女性保护的一面，但主要方面却是压

迫和禁锢。正如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中所概括的那样，农村存在四条束缚农民的

极大绳索，即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妇女

被压在最底层。农村合作化、公社化运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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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农村的社会结构出现一个革命性变化，就是

在家庭这样的小共同体和国家这样的超级共同体

之间，建立了人民公社这样的“大共同体”，每

一个农民都因此获得了新的身份，即人民公社社

员。人民公社是中国革命的产物，其在文化和价

值观方面，当然是支持妇女解放的，这就为农村

妇女摆脱夫权束缚提供了极大便利。

李双双在人民公社的框架内逐渐取得和喜旺

平等的地位。首先，李双双认为自己作为人民公

社社员，具有高度的主体性与集体劳动的参与性，

并且作为大集体中的重要一员，有责任且有义务

参与公共集体劳动和管理，时刻维护集体利益，

不损害人民的共同利益。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

使李双双在生产队里的威望越来越高，她还得到

了公社党委及各级领导的支持。相比之下，孙喜

旺所属的旧社会男性集体就显得黯然失色。而且

在《李双双小传》的情节发展中，李双双与孙喜

旺二人的夫妻关系也在持续地“拉锯”，孙喜旺

认为李双双在家做饭、洗衣、烙饼、做家务、看

管小孩才是应有的活动，但李双双在家憋得慌，

就算公社没派她去劳作也要去，最终的结果就是

喜旺逐渐认同了双双。他认识到双双的行为不仅

符合大家的利益，显然也更符合时代潮流。当集

体劳动中的男性劳动力不够时，李双双就带领“姐

妹们”一起上场扛起劳动的大旗。李双双和围绕

在她身边的那些“叽叽喳喳”的妇女，也许还不

能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但她们的直觉却是正

确的，即如果不能在公社的生产劳动中获得和男

性完全平等的地位，那么也不能在家庭中获得和

男性平等的地位，“只能在家里收拾收拾孩子，

伺候伺候男人”，继续被男人轻视。

李双双作为村庄中广大妇女的典型代表，其

乡村社会地位提升之根基来源于集体劳动的参

与、受知识教育后话语的表达。此话语的表达主

要方式就是贴大字报。在李双双一次次大字报的

冲击下，村庄中的广大妇女都在李双双的带动下

积极参与集体劳作。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对李双

双的称谓便成了“双双”，或“双双嫂子”，而

非“喜旺嫂子”，这是非常具体的指称。特别是

小说最后部分：“双双嫂子！食堂饭做的好！我

们要贴你们的大字报了！”这是李双双小传中女

主人公从无名到有名并实现了女性自身的价值与

贡献的完美收官。

总之，在《李双双小传》中，作者花了大量

的篇幅和笔墨对李双双这一本有姓名的人物赋予

多种称谓的代称。李双双在老一辈人口中被称为

“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喜旺家”，在孙喜

旺口中被称为“俺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

小菊她妈”等，这便是中国社会特殊的女性“无

名化”现象。女性的称谓语从“无名化”到“姓

名化”体现了女性的地位以及话语力量不断上

升，女性成为独立的个体且拥有不被他人定义的

人格。在小说中，李双双是典型的代表，带领着

众多“双双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贡献女性的力量，

获得了妇女参与公共劳动事务的权利和机会以及

人格解放的意义。

三、历史隧洞中 20 世纪 50 年代的女性代表：

李双双

无论是李双双参与集体劳作的方式和态度，

还是她称谓语的隐含转变，都存在着巨大的阐释

空间。李双双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她的“泼

辣”性格与传统中国女性的温柔、顺从等特质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性格特点的形成与特定时

代中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等因素有关。李双双的

故事也与时代要求的新道德、中国传统价值观存

在着密切的关联。在小说故事中，李双双通过她

的行为和对道义等价值的坚守，体现了一种新型

的道德观念。她是一个勇于挑战传统观念、坚持

自我原则的人物。通过她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

新道德观念和传统中国人关于“义”“理”“公道”

等价值观念是如何进行对话和融合的。这样的故

事可能对我国几代人的情感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并在他们的价值观念中形成了一些积淀。李

双双的故事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历史价值的文

本，通过对她的性格、行为以及社会对她的接受

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她作为一个“新

型妇女”的形成过程，以及她对时代要求的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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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之间的有效连接。这种研究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历史的变

动与妇女形象的演变。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借助“集体”的力

量从实践中获得了处境的改善，她们学习了文化，

也敢于与封建夫权抗争，提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

集体生活带给她们精神上解放和愉悦的感觉，她

们确实在集体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这也难怪她

们对集体劳动的热情高于男性，比男性更容易找

到集体认同感 [7]。妇女参加集体劳作是中国 20 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特殊现象，同时也是彰显女性现

实生活价值的重要参照。针对《李双双小传》中

孙喜旺和李双双的“打架”过程和话语可以做更

多的阐释。李双双看着青年们都上黑山头水库修

渠了，她也要求跟着一起去修渠。但遭到了孙喜

旺的反对，他认为队里没有派工，没有必要做多

余的工，在家照看孩子更好。但是李双双认为孙

喜旺的想法太过落后。最后李双双如愿以偿地上

了工。但因为上工休息时间较短，原本由李双双

负责的家庭伙食就会被耽搁，她担心回来很晚就

在门上写着：“你要先回来，可先把火打开，添

上锅，面和和。”但是李双双回到家发现孙喜旺

什么都没做，而且还在床上清闲地躺着。较有意

味的话语从孙喜旺口中说出：“哎！我就不能给

你起这个头。做饭就是屋里人的事。”孙喜旺与

李双双二人的吵架细节、动作和话语表达十分精

彩，他们的吵架中透露出隐晦的亲密感，二人的

争论其实紧紧围绕着“相互帮忙”的生活道理而

展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妇女因为从家庭中

走出，融入热闹的集体而获得相当的精神解放感，

这是切实存在的，而此时国家为鼓励妇女从事社

会性生产劳动，对托儿所、公共食堂、养老院等“家

务劳动社会化”的愿景过于乐观，也是切实存在

的，这造成了当时妇女不得不兼顾生产、家务和

生养职责，但也不能由此就完全否定李准所看到

的许多妇女有过的精神解放感的存在 [8]。李准对

农村生活极其熟悉，成功塑造出了一个勇于向私

有观念挑战的社会主义农村新人李双双形象。特

别是李准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李双双》以后，更

进一步强化了李双双这一富有时代气息和性格力

量的农村妇女形象。这个形象不同于过去任何一

个时代的妇女，她要求走出家庭，摆脱丈夫控制

的动机，不是为了出人头地，是希望自己投身到

社会集体当中，参加热火朝天的社会建设，能为

国家、为集体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四、结语

无论是讨论《李双双小传》中的集体与个人，

还是女性称谓语的细节呈现，作家李准都将故事

和情节准确地放置在中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

背景下。对女性的称谓语从“代称”到“自称”，

从“无名化”到“姓名化”，这些隐晦但又显著

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集体劳作中女性的参与

和话语的勇敢表达，也呈现出妇女参与社会度的

提升及其地位的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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